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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与近代江西诗风的演变

赵家晨
*1

光绪十六年（1890）陈三立漫游武昌，结识张之洞幕府文人群体，诗风由早岁寓居湖湘时的浪漫绮丽转向严谨

涩硬。后来陈三立避居苏沪，研磨诗艺，其宗宋之风得以确立。因祭扫祖茔之故，他每岁必往返苏赣数次，江西籍

诗人借此契机多向其求益诗学，其亦乐于大力奖掖后进赣地诗人，掀起清末民初江西诗坛诗学创作新高潮，晚近江

西诗坛诗风遂由崇尚汉魏六朝转而推尊杜、韩、苏、黄。陈三立以其不囿唐宋的诗学思想指导后进赣籍诗人，开启

了近代江西诗坛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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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作为中国诗坛近百年来最杰出的诗人，其诗虽“参错于杜、梅、黄、陈间”
［1］（P204）

，然其诗“自具一种格法，精健

沉深，罢落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
［2］（P51）

，苍莽排宕之意态未可列之江西社里，足以自成一家。他以祧唐祢宋、自成一

家的诗学思想指导江西籍的诗人自山谷、昌黎入手，学习唐宋名贤之诗法，融会贯通，锻造一家之诗。由此，掀起晚近江西诗

坛诗歌创作的新高潮，促使清末民初江西诗坛由模拟汉魏六朝诗转向宋代“江西诗派”的回归。陈三立经过一系列的诗学活动，

不仅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诗学宗旨和诗坛地位， 且主导了晚近江西诗坛的复兴和诗风的演变。

一、漫游武昌与宗宋诗风的确立

陈三立诗“瓣香先辈山谷，为江西派中宗匠”
［3］（P1532）

，在民国时期已为世人所知，陈三立却说：“我四十岁前，于涪翁、

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
［4］（P19）

考察历史文献，可知陈三立说法并不确切，他在青年漫游湖湘之时即已对黄庭坚诗有好感，

漫游武昌之际，又与张之洞幕僚梁鼎芬、范当世以及后来沈曾植、郑孝胥的交游密切，宗宋诗风亦是在张之洞幕府镶政时期确

立。湖南新政失败后，陈三立潜心研习宋诗，其宗宋诗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避居金陵后更加凸显。

陈三立在漫游湖湘时期已对黄庭坚多有好感， 在评点他人诗作时总会以黄山谷诗为比照对象，或直接作诗称赞黄山谷，其

对宋诗的态度并不似他中年所说的那般“未尝有一日之雅”。陈三年早年寓居湖湘时为友人诗作评点时常以黄庭坚为参照对象，

指明友人诗歌导源于山谷。光绪五年（1879），陈三立评点廖树蘅诗说“大诗魂雅之中复有雄直之气行呼其间，大似苏黄”
［3］

（P1156），直接点明廖诗有苏轼、黄庭坚诗的气度风骨。光绪十五年（1889），陈三立游览黄庭坚故居，作有诗句“千年今怅

惘， 一代汝精灵”（《长沙还义宁杂诗》）， 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乡贤黄山谷的敬仰之情。从这两则事例中可以看出青年

时期的陈三立对于黄庭坚怀有敬仰崇拜之情， 总是有意提及他，对其诗歌上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可。

陈三立宗宋诗风是在漫游武昌时期确立的， 这一时期他学诗对象从宋人黄庭坚扩大到唐人韩愈，然主要以宋诗为法门。光

绪十六年（1890）陈宝箴赴任湖北，陈三立随父入武昌，谋职于两湖书院，多与张之洞督幕文人梁鼎芬、黄遵宪、范当世、范

钟、易顺鼎、杨锐雅集和冶游，切磋诗艺，交流作诗心法，诗学旨趣逐渐转向韩昌黎、黄山谷。张氏幕府文人梁鼎芬诗“旨与

山谷、后山相近”
［3］（P1521）

，范当世、范钟兄弟亦诗学嗜宋。故在与梁鼎芬及范氏兄弟频频互动中，陈三立诗歌风格也发生变化。

其诗有：“世外楼船兼雁暝，梦中江海挟蛟行。寄将哀怨春应觉，激宕平生泪欲横。”（《人日得易仲实镇江舟中寄诗感和二

1 赵家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 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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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其一）也有诗云：“黄生娇逸梁髯惫，各以鼾声助瀑声。梦醒蚊雷挥汗处，依稀今有佛灯明。”（《慈航寺是去岁梁节庵

黄仲方易由甫及予同宿处》其二）这些诗句中既有韩诗想象奇特、极度夸赞的特色，又有黄诗法度精严、句式整齐的优点。因

此，黄公度评陈三立诗“胸次高旷，意境奇雅，当其佳处，有商榷万古之情，具睥睨一切之概”，言其诗得韩黄真谛，鼓励陈

氏“有此才识，再勉励为之”。
［5］（P114）

总之，畅游武昌的五年里，陈三立得以结识梁鼎芬、黄遵宪、范当世等，后又识得陈衍、

郑孝胥等名士，其宗宋诗风在这一阶段已开始显现，且在后来的岁月里愈来愈明显。戊戌变法失败后，陈三立“自是肆力为诗，

陶写性情，呼之欲出”
［6］（P161）

，诗风出入唐宋名贤间。后来他避地海上，诗风有杜、梅、黄、陈之长。辛亥以后，陈三立寓居

沪宁，其诗融荒寒之景、哀恸之情、勃郁之气于一体，又想象奇绝、善造境炼字，开“生涩奥衍”一派，呈“奥邃苍坚”之态。

所谓“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不仅隶于江西社里也”
［3］（P1532）

。陈三立诗风到晚年才得以最终确立，梳理其诗学途径可知其诗经

历从模拟汉魏六朝诗转向仿写唐宋杜韩黄陈到写情状物、自成一家。

陈三立诗由模拟前贤到自成一家有其深邃的缘由， 这是其复杂的人生际遇以及时代风云共同造就的。畅游督幕时期，他目

睹甲午战争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国事日益艰难，再加上过从之士以及幕主张之洞等对宋诗的积极推崇，故而他选择与早期诗作

绝然不同的诗风，走上模拟宋诗，学习黄（庭坚）、陈（师道）诗风的道路。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主持的湘中改革也遭夭

折，陈氏父子二人皆被革职永不叙用，未几，父宝箴暴毙西山，仕途中断、家庭遭厄，对正直壮年的陈三立而言是极大的打击，

自此寓志于诗，“诗境一变，闵乱伤时，多变雅之作”
［7］（P46）

，家国离乱、离黍之悲寓于诗中。故而，陈三立诗风随着人生经

历的丰富，呈现出转变的过程也是理所当然的。

此外，家学渊源对于陈三立走上学宋诗、熔铸唐宋诗歌于一炉有着直接的关系。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本诗文俱佳者，诗风“沉

郁深挚”，对于同乡黄庭坚以及唐人杜甫的诗推崇备至，范当世称其诗“精辟有法”，盖学此二人诗的结果。诗作《长沙秋兴

用杜韵八首》（其一）云：“商飚飒飒动平林，冷入潇湘气郁森。水阔鱼龙争落照，风高鹰隼突层阴。”秋景萧瑟，秋气肃杀，

正映衬诗人不屈人格和昂扬的斗志。“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蛮触争雄矜得意，龙蛇起陆恐伤时。”这几句诗又

反映出诗人对于时下举行的变革的担忧，对改革前途未卜的愁索。除杜甫外，陈宝箴对山谷诗也极其推重，陈三立曾言其父“嗜

山谷诗，尝憾无精刻”
［3］（P1127-1128）

，陈三立为让黄庭坚诗歌广为流传，解资刊书人。陈父对黄诗的喜爱直接影响到陈三立，《销

食录》曾载隆观易诗“陈右铭观察亟为欣赏，命伯严公子抄录以为把玩，后集中有《留别右铭伯严》《怀伯严》诸诗，足徵文

字因缘而已”
［8］（P190）

。隆氏诗歌得到陈宝箴赞赏，陈氏甚至让儿子陈三立抄录赏玩，而隆诗“逢源杜与韩，语言之妙类大苏，

而似归宿于吾乡山谷老人”
［9］（P1869）

，是学习宋人黄庭坚的。陈父让青年陈三立把玩时人学宋诗作，又让他与隆观易交游，无疑

在陈三立学诗道路上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因此，不难看出，陈三立之所以能学黄、陈、杜、韩而又能出新求异、自成面貌与

其自幼所秉承的家学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陈宝箴的诗学传直接影响陈三立走上学“西江诗派”之路。

诚然，良好的家学传承、渊博的学识是造就优秀诗篇的必然条件，外在的时代风云、个人的身世遭遇对诗歌风格、内容的

影响也至关重要。陈三立诗风是随着时代变化以及个人经历而变化的，正是由于他不断吸纳前人诗风、转益多师，调整、裁剪、

完善自己诗作，才能“诗宗西江，标举兴象，莩甲新意，妙罄言诠，而不堕入南宋刘后村一派”
［10］（P113）

，得以自成一家。

二、往来苏赣与宗宋诗风的传播

陈三立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随父暂居南昌西山，即有赣人蔡可权向其请益诗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寓居金陵、

沪上，往来苏赣间，赣籍诗人向其请教诗学之风更为炽烈。他通过与赣籍诗人交游、雅集、诗词唱和、评点诗作的方式与他们

频频互动，在此温情脉脉的氛围中宗宋诗风得以流播至整个江西诗坛。陈三立以祧唐祢宋、自成一家的思想指导赣籍诗人，开

启了江西诗坛诗歌创作新局面。

评点赣籍诗人诗作，指明他们诗学渊源和诗歌特色，是宗宋诗风传播的主要方式。陈三立对赣地诗坛后进学黄山谷大加赞

赏。“乡里英俊少年六七辈，则类多偏嗜山谷，效其体，殚竭才思，角出新颖。窃退而称异，殆西江派中兴复振之时乎？”
［3］

（P1422）他认为江西诗派可由这些赣籍后进诗人重新振兴，因此对他们多加激励。他评吴天声诗“胜处类窥涪翁蹊径……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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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者也”
［3］（P1429）

。他俨然已将吴天声视为自己诗学的接班人，对他振兴西江诗派寄予

厚望。他说陈病树诗“力追后山……至若今人，虽号杰出者，病树与之俯仰揖让于其间，无所愧也”
［3］（P1476）

。直言陈病树诗作

之佳，可跻身当世第一流诗人之列。此类评语尚有许多，他还曾为夏敬观、杨增荦、胡朝梁、程学恂、胡先骕、王易、王浩、

龙榆生、黄养和、黄次纯等诗人评诗。他之所以不厌其烦为赣籍诗人评诗、改诗，目的即为推广宗宋诗风，以振兴江西诗坛。

唱和、雅集、冶游也是陈三立传播诗风的有效方式。陈三立在诗坛享有盛名，学诗之人多歆慕从其交游，殆其“流寓金陵，

诗名益盛，同辈习闻所说，归礼涪皤，偶事篇章，并邀时誉，而后生未学，远近向风者，更无论矣”
［11］（P300-301）

。从其游者多执

弟子礼，对其恭敬有加，散原翁偶作篇章，辄在后进诗人群中广为流传。在此种风气下，宗宋诗风迅速在江西诗坛涌起。陈三

立诗集中关于与赣籍诗人唱和之作有多首，与夏敬观唱和诗 28 首、龙榆生唱和诗 12 首、邵祖平唱和 5首。此外，陈三立多次

参与江西诗人组织的冶游和雅集活动。民国十一年（1922）春，胡先骕随陈三立、柳翼谋往南京太平门观桃花，赋“清论欣能

共诗老，坐看残日下西畴”（《同陈伯严梁慕韩柳翼谋诸前辈太平门外赏荷花》）诗句，表达对散原翁的歆慕之情。民国十八

年（1929）秋，龙榆生邀约名流陈三立、朱祖谋、夏敬观等雅集沪上张园，龙氏作诗“义宁诗老伤离甚，每味清言动肺肝”（《己

巳重阳前十日约集散原彊村》），对陈三立即将离沪赴匡山伤感不已。再者，赣地诗人多与陈三立有师生之谊，或正式拜师入

门，或不断请益诗学。夏敬观诗云：“从翁学诗二十年，初如钝根坐学禅。酒楼一语为道破，立脚不在文字边。”（《寿散原

翁七十》）由此诗可知陈三立对其多有点拨、开导。与赣籍诗人往来不绝的诗词唱和，规模盛大次数繁多的雅集燕游，脉络分

明的师承关系，这些都使得近代江西诗人诗学皆从散原翁，从山谷、后山入手，诗学渊源上溯宋“江西诗派”。

陈三立是以何种诗学观指导赣地诗人作诗的呢？

首先是祧唐祢宋。陈三立虽主张学诗应以宋人黄庭坚入手，但也主张学习唐人杜甫、韩愈之诗，融唐宋众人之长。他自己

诗歌即历经从学韩黄到冶杜、韩、黄、陈为一炉的过程。他曾与人论诗言“既乎入唐宋之堂奥”
［3］（P1521）

，将唐人杜甫、韩愈以

及宋人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作作为学诗最高典范。他评点后学诗作多讲明他们诗学渊源窥唐浸宋。胡朝梁诗《散原师新居成

赋呈一首》云：“吾师散原先生者，古之隐君子非与。桃源岂非世间有，瘦信新成江上君。中有歌声出金石，谁言作江殊渔樵。

老怀定爱园蔬味，风雨时时一荷锄。”全无诗歌章法韵律，特意押坳韵，诗作瘦硬生涩、古朴奇崛，散原翁评“突兀，似涪翁

效杜”
［3］（P1346）

。吴天声诗《孤愤》云：“回顾苍茫万籁沉，鬼来窥户夜森森。忧时莫著藏兵论，报国常存未死心。聚铁九州成

大错，巢林百舌啭冤禽。引刀恻恻悲风动，欲起乖龙作雨霖。”起调即已造境深沉，散原翁评吴诗“风格遒上，脱弃凡近，句

法时得宋贤黄、陆诸公胜处”
［3］（P1425）

。而赣籍诗人也多遵从陈三立融合唐宋诗为一体的诗学思想，创作的诗歌多出入唐宋时贤

之堂奥。陈三立曾言“诗必宗江西，靖节、临川、诚斋、白石皆可学，不必专下涪翁拜也”
［11］（P301）

，虽然说诗学江西，但跨越

时代的限制，众体诗歌皆可学。由此可知，不专门宗尚某一时代、某一具体诗人，但凡值得学习的诗歌风格陈三立都鼓励后进

诗人学习，但其主要学诗门径还是以宋诗为主，兼采唐人杜韩二家。

其次是自成一家。陈三立曾言作诗要“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
［3］（P1512）

，认为学古人诗风不能为其所困，要能打

破藩篱，形成自己的诗歌特色。他“力主戛戛独造”
［3］（P1521）

，且将此作为指导后进诗人诗学思想之一。而赣地诗人受这诗学观

影响，所作诗歌皆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不为前贤所囿。如胡先骕诗“由苏黄以撢杜韩，而于少陵浸馈尤深云……盖已绝去町

畦，自成为步曾之诗，杜韩苏黄筌蹄而已”
［12］（P5）

，其诗“静穆之致，合坡、谷为一手矣”
［7］（P450）

，诗风集王安石、苏东坡、

王维、韩愈、黄庭坚诗歌之长，往往驰思域表，弋句象外，冥心独造，眇合自然，形成自身特色。汪辟疆诗“首在寝馈玉溪，

以挹其绵远之韵；继在诵法杜、韩，以见其骨律之坚苍、胸怀之超脱；终在细玩荆公、山谷，以求其体势之变化、措语之清拔”
［11］（P797）

，合唐人情韵与宋人意境为一手，最终形成其苍秀明润、用笔开合自如的诗风。不难看出，江西诗人自成一体的诗歌风

格都是在借鉴唐、宋名家诗风基础上，糅合自己学识、性情、襟抱、阅历才得以最终定型的。

陈三立指导赣籍诗人作诗门径自宋人黄、陈上溯唐人杜、韩，杂以宛陵、荆公、东坡、诚斋、靖节等，将学诗源头由宋至

唐再至六朝，盖这三个时期是古典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时期，这与沈曾植“三关”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沈曾植“三关”说强

调学诗如同佛禅修行之过关，“先是学习元祐诗人，臻化后，才能学习元和诗人，再完善后，方可学习元嘉诗人”。
［13］（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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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曾植看来，元嘉时期诗人以谢、鲍、陶为代表，他们诗作自然天成，乃是诗歌最高境界，也最难达到。他以学人身份论述

“三关”说，逆上学诗，主张诗歌要与时代相结合，反映时代之精神，这与陈三立诗歌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陈氏将这一作诗路

径传导至后进诗人，倡导诗人在理顺元祐与元和、开元以及元嘉诗歌渊源的基础上学习古人诗法，铸造出反映时代特质、融入

个性特征的自成一家的诗歌。陈三立以学人冷峻之思、诗人狂热之情、文坛领袖之名不断提携、奖掖赣籍后进诗人，掀起晚近

江西诗坛诗歌创作的新高潮。

三、陈三立与晚近江西诗坛复苏及诗风的演变

古之江西多产文人雅士，赵宋王朝三百年诗家众多，北宋后期黄庭坚开“江西诗派”之先河，南宋至元以来，江西诗坛多

沿袭“江西诗风”。然“入国朝，最以诗名显者，有蒋心余、吴雪兰，复有高陶堂，皆于西江派不相入也”
［3］（P1422）

，有清一代

江西籍诗人多不学宋诗，诗歌或学汉魏六朝，或模拟唐宋，或趋附同时期全国诗坛主流。在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江西诗坛

以黄爵滋、高心夔为代表，主张经世致用，诗学汉魏诗风，古朴质实，且“力亦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
［1］（P578）

，在全国影响甚

微。然至光绪、宣统、民国时期，江西诗坛诗家叠出，同光体宗宋诗风流播海内。此种盛况的产生原因虽然复杂，但陈三立频

繁往来苏赣，肆力指导江西籍诗人潜心为诗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陈三立培育了数个以赣籍诗人为主体的次级诗人群体， 这些诗人群体对陈三立诗风的推衍起了重要作用。庚子年（1900）

后，陈三立携家迁居金陵，因祭扫祖墓又多往来于苏赣之间，但凡陈三立长期寓居之处，多半形成崇尚其诗风的诗人群体。他

曾长期居住在南京青溪，赣籍诗人胡先骕、汪辟疆、邵祖平、王易等从其游，诗风多效其体。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南京东南大

学胡先骕、邵祖平等创办《学衡》杂志，内设“文苑”一栏，多刊登江西籍或带有江西诗风的他籍诗人之作，逐渐形成以胡先

骕、王易为核心，邵祖平、王浩、汪辟疆、陈衡恪、蔡可权等为羽翼的赣籍诗人团体。1929 年冬，陈三立隐居匡庐，庐山遂成

为江西诗人活动的大本营，陈三立自然成为这个阵营的灵魂人物。长期从散原游或向其讨教诗学的赣籍诗人有程学恂、吴宗慈、

吴天声、陈隆恪、陈灨一等，他们或游匡庐秀景，或筵饮雅集，流觞曲水、饮酒赋诗，逐渐形成庐山诗人群体。在庐山诗学活

动最为盛大的当属癸酉（1933）庐山风松林雅集，此次雅集囊括程天放、程学恂、吴宗慈、龙榆生、吴天声、陈灨一、程臻等

八十七人，“庐山游客唱酬之盛，盖旷千岁始获擅兹一时也”
［3］（P1149）

。这些诗人在后来抗战时期，为宗宋诗风流播打下坚实基

础。省外赣籍及江西本土诗人从民国初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或从散原翁游，或与其诗词唱和，或请其评点诗作，他们对散

原翁钦佩敬慕真挚之情，促使他们诗歌风格多受陈三立及宋诗的影响。

宗宋诗风并未随着陈三立的离世而消亡， 在江西本土赣南地域随着早年诗学受业于散原翁诗人到来，崇黄尊杜的诗风也在

赣南风行一时。抗战时期，随着中正大学在赣南杏岭的成立以及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至泰和办公，高校教授与省府职员爱好旧

体诗词者甚众，纷纷成立多个诗学团体，赣南一时成为江西诗坛创作的重心。在中正大学，文史系主任王易于 1940 年创办《文

史季刊》杂志，多刊载校内教授旧体诗词，胡先骕、王易、程学恂、欧阳祖经、吴天声、萧宗训、胡献雅、陈颖昆，另有他籍

学人胡光炜、王英瑜等诗作常见此刊。在旧省府内，成立了省府职员为主体的“澄江诗社”，他们创办《江西文物》月刊，中

辟“赣风录”专栏，以诗作为主，来稿以赣籍诗人为主，经常发表作品的有程学恂、吴宗慈、辛际周、胡先骕、吴天声、叶纫

芳、胡献雅、彭程万、蔡敬襄、杨赓笙、卢兆梅、谌福谦等。在抗战时期，流寓赣南的江西诗人们诗作多沉郁低沉，既有杜陵

“诗史”之志，又有韩诗“奇绝”之象，句法、炼字从黄山谷诗中出。因此，宗宋尚唐诗风在赣南成燎原之势。随着抗战胜利，

省府及中正大学回迁南昌，程学恂、王易、吴天声、涂世恩等 20 多人又在南昌成立“宛社”，多于百花洲禊集，评定诗作名次，

以诗钟为戏。自然，延续的依旧是黄、韩诗风。

诗学的代际传承使宗宋诗风生生不息，门生对诗学的传导，是陈三立在江西诗坛持续影响的另一途径。王易、胡雪抱、汪

辟疆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王易门下有诗弟子涂世恩，自言“及事简庵（王易），导以李杜苏黄之途，旁及后山、简斋二家”

（《与忏庵论诗书》），其诗抉奇奥，穷变态，千汇万状，气力遒劲，举重若轻。胡雪抱受宋诗影响，力避唐诗之肤廓，宋诗

之拗涩，为同光体赣派外围成员。其诗气骨高奇，渊懿郁勃，门下弟子有二：黄养和、黄次纯，为都昌黄锡朋之子。此二人在

陈三立寓居庐山期间（1929—1933）多向其请益诗学。陈氏评黄养和诗“构思沉挚，缀语峭洁，盖能脱凡近而渐进于古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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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3］（P1437）

，评黄次纯诗“气清格逸”
［3］（P1500）

，盖二人皆能学散原诗之真谛，对其句法、格调认真领悟后而成之。至于汪辟

疆，在南昌、江宁皆从陈三立学诗，其诗远受韩昌黎、黄山谷、陈后山等人影响，近受散原翁影响，诗风苍秀明润。其门下有

二弟子陇人霍松林、湘人程千帆，诗作皆能入唐宋之堂奥，“程诗措语拗峭、炼字奇警，霍诗豪纵畅快似唐音，用意曲折幽深

似宋调”
［14］（P174）

。由此可知，师门传授不仅使得陈三立宗宋诗风在江西本土流行，更使得同光体诗风跨越地域限制，流播海内。

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江西诗坛多受“经世致用”思想影响，诗作学汉魏六朝，诗风多古朴，这一时期江西诗坛以黄爵滋

和高心夔为代表。道光年间江西诗坛形成以黄爵滋为首，郭仪霄、艾畅、符兆纶、徐东松等为羽翼的江西诗人群体，他们“共

同的诗学宗旨是复汉魏唐宋之古，特别是尊杜少陵韩昌黎，求真气，重骨力，学古而创新，注重以学力、阅历、道理、性情充

实诗创作”
［15］（P250）

。此时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民间百业凋敝，因而他们诗作多慷慨激楚之音，属变风变雅之列。黄爵滋诗“渊

源汉魏，兼采唐宋，有雄直高旷之气，特别是古风，纵横踔厉，如虎啸深谷，响撼云霄”
［15］（P253）

。稍后的高心夔与湖湘王闿运

交好，王闿运说“高伯足诗少拟陆（机）谢（灵运），长句在王（维）杜（甫）之间”
［16］（P2159）

。其诗多从“选体”入，五古拟

汉魏古诗，七古学杜，熔冶陶、谢、颜、鲍，旁取韩、孟。因此，这一时期的江西诗坛诗歌并不宗宋黄、陈。

江西诗坛何以自清中叶唐宋兼采及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模拟汉魏六朝，转而清末民初推崇宋诗？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

时代的变化以及诗人内心情志的转移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乾嘉时期，清王朝还处在盛世的余晖中，社会整体呈现安定

繁荣之况，学界汉宋朴学方兴未艾，文坛整体创作倾向是歌咏升平，唐诗豪逸情怀与宋诗严谨法度成为诗人们吐露心声的首选。

道光、咸丰年间，外夷入侵、太平之乱，国家政局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家国之思、离黍之叹成为此时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汉魏六朝质朴苍凉的诗风重新为诗坛所接受。及至晚清，国家局势进一步衰微，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诗人在创作中重新找寻宋

诗的理智、情思，诗人们借宋诗的句法、炼字一吐内心沉郁、愤懑、哀恸，他们在书写史志的同时又借助唐人杜诗的笔法、韩

诗的意境，故而创造出独特的同光体诗风。晚近江西诗坛虽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多兼采唐宋，效法黄、陈、杜、韩、王、梅等，

但主要以宋诗为门径。

四、结语

陈三立往来苏赣间，极力倡导宋诗，对近代诗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道光、咸丰、同治时期汉魏六朝派一统诗坛的局面被

打破，同光体诗派崛起，成为近现代诗坛诗家最多、流传最长、影响最广的诗派。胡迎建云，“同光体的兴起，与社会亟变、

人心思变、思潮竞起的晚清世运相关”
［14］（P17）

，面对晚清进一步衰颓的国势，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宝琛、沈曾植、袁昶等积

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企图挽救危亡。当变法失败后他们面对风雨飘摇的满清政权以及传统文化岌岌可危的正统地位，诗人内

心蒙上阴影，不得已借助效仿与晚清时局类似的宋人诗作以吐露内心的抑郁、愤懑。此外，道光、咸丰之际的宋诗运动给同光

体诗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效仿的蓝本，他们对宋诗运动干将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曾国藩等人诗作多有模拟，并在前

辈诗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师法对象、创作新诗境。晚清以来汉学、宋学调和之风兴起，经世致用思想重新被世人采用，诗人们

将这种思想融入诗作促使他们选择更为理性、冷峻的宋诗为学习对象。总之，诗人们基于共同的时代风云以及相类似的身世经

历选择了宋诗为精神寄托，他们以宋诗为法门并上溯汉、魏、唐，形成诗风独特的同光体诗派。

同光体诗派肇端于光绪年间，而光大于光绪、宣统、民国之际。早在张之洞幕府之时，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政事之余

多座谈论诗，逐渐确立同光体诗派的宗旨和诗风。光宣年间，陈衍、陈宝琛、郑孝胥等都下雅集，团结了黄濬、梁鸿志、林庚

白、罗惇曧、曾习经等后辈诗人。与北京相对，陈三立金陵唱和亦吸引了胡先骕、程学恂、汪辟疆、余明震、江瀚等人。进入

民国后，陈衍在《庸言》《东方杂志》等刊物连载《石遗室诗话》标榜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陈宝琛等人诗作，正式确立

同光体的诗学思想。与此同时沪上超社、逸社的形成，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宝琛、陈衍等一大批宗宋诗人的诗名大振，

遂吸引了民国大批的青年才俊追随他们学诗，逐渐形成同光体赣、闽、浙三派，诗学活动延绵数十载，成为近代诗坛奇葩。

陈三立在青年时代即对千年前的同邑诗人黄庭坚赞赏不已， 其山谷情结也在游历武昌的五年时间内被点燃，诗学趣旨也从

酷嗜六朝转移到偏好西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两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促使陈三立诗歌风格也发生转变，从之前单纯学宋人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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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扩大到学唐人少陵、昌黎，最终练就自成一家的诗风。陈三立往来苏赣间近三十年，其所推崇的宗宋诗风借助各种形式广

为传衍。他不仅带动晚近江西诗坛的复苏，也促使江西诗坛从唐宋兼采、崇尚汉魏南朝诗风转变为推尊黄陈、兼采杜韩并以宋

诗为主要取法对象，更开创同光体诗派，将宗宋诗风流播海内外。至于同光体诗派笼罩诗坛长达五十余年，后进诗人宗宋诗而

不肖，成为晚近诗坛之流毒，亦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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